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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东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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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综合评测广东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水平及其子系统发展水平,探究其在2017—2021年的

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机制,为乡村振兴工程的持续推进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基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态宜居5个子系统构建测算体系,运用TOPSIS法测评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运
用冷热点分析法探究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乡

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各因子交互作用规律。[结果]①研究时序内,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小幅度上升,
同时研究单元的演变类型以等级跃升为主,珠三角地区始终为高值单元聚集区。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变化

相对一致,但研究单元的类型演变存在明显差异。②研究时序内,研究单元的各类属性整体上均以热点聚

集为主要联系类型,且各属性的高值聚集区始终是珠三角地区。③2017—2021年,广东省乡村振兴的主要

影响因素为财政支撑、产业优度和经济基础,各因子的交互类型在两个研究年均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

强。[结论]研究时段内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呈现小幅提升,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则具有不同的演变态势,但
均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同时乡村振兴是多元要素共同驱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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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and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RuralRevitalization
Level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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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levelsofruralrevitalizationandthedevelopmentlevelsofitssubsystemsin
variousprefecture-levelcitiesin GuangdongProvincewereevaluatedcomprehensively,andthespatio-
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influencingmechanismsfrom2017to2021wereexplored,inorderto
providescientificreferencesforthecontinuousadvancementoftheruralrevitalizationproject.[Methods]A
measurementsystemwasconstructedbasedonfivesubsystems:prosperousindustries,affluentlivelihoods,
civilizedruralcustoms,effectivegovernance,andeco-friendlyhabitation.TheTOPSISmethodwasemployed



toassessthelevelofruralrevitalizationinGuangdongProvince.Hot-spotanalysiswasusedtoinvestigatethe
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ruralrevitalizationlevelsandthedevelopmentlevelsofeach
subsysteminGuangdongProvince.Geographicaldetectorswereappliedtoclarifythemaininfluencingfactors
ofruralrevitalizationandtheinteractionpatternsofeachfactor.[Results]① Duringthestudyperiod,the
levelofruralrevitalizationinGuangdongProvinceshowedaslightincrease,andtheevolutiontypesof
researchunitswerepredominantlycharacterizedbygradeimprovement.ThePearlRiverDeltaregion
consistentlyremainedahigh-valueunitaggregationarea.Althoughthedevelopmentlevelsofeachsubsystem
changedrelativelyconsistently,therewerenotabledifferencesintheevolutionofresearchunittypes.
② Overthestudyperiod,variousattributesofresearchunitsweregenerallycharacterizedbyhot-spot
aggregation,withhigh-valueaggregationareasconsistentlylocatedinthePearlRiverdelta.③From2017to
2021,themaininfluencingfactorsofruralrevitalizationinGuangdongProvincewerefinancialsupport,

industrialexcellenceandeconomicfoundation,andtheinteractiontypesofeachfactorarenonlinearor
double-factorenhancementinthetwostudyyears.[Conclusion]Overthestudyperiod,therural
revitalizationlevelinGuangdongProvincedisplayedmodestimprovement,withvaryingevolutiontrendsin
thedevelopmentlevelsofeachsubsystem.Notably,spatialheterogeneitywasevident,emphasizingthe
multifacetednatureoffactorsdriving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ruralrevitalization;spatialandtemporal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factors;GuangdongProvince

  乡村是农民集体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是
维持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生态可持续的重要基

础。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乡村衰退成为发展中国家

的普遍现象,并已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发展[1]。党的

十九大正式将乡村振兴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体现了

党中央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对“三农”问题认知的进

一步提升,同时凸显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性与

迫切性[2]。但乡村振兴的细化测度标准尚未明确,如
何合理评估乡村振兴水平并精准施策,成为当前研究

亟需解决的重要科学命题[3]。2017年以后,乡村振

兴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学者们主要围绕逻辑溯源、水
平测度、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展开分析。逻辑溯源方

面,学者围绕乡村振兴“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

做?”[4]的问题,从乡村转型[5]、城乡共治[6]或乡村重

构等[7]多元角度展开理论研讨。普遍认为,乡村振兴

本质是中国“三农”工作在新时代要求与乡村多功能

本质下的形式重构[8],其标准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但各

维度的具体释义尚未形成共识[9]。在水平测度方面,
指标选取主要分成3类:①依据党的第十九届中央

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所提出的“产业振兴、人才

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组建评价体

系[10];②依据乡村多功能本质,基于经济、社会、生
活、生态和城乡5个维度选取测度指标[11];③依据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20字总要求”细化评价体

系[12];还有部分学者尝试依据脱贫攻坚目标[13]与区

域发展需求[14]调整一级指标。指标权重的确定多采

用德尔菲法或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赋权法[12],也有部

分学者应用熵值法完成客观赋权[10-11]。此外,由于大

尺度的数据可获取性更高,学者们多以省、市单元为

评价主体,其中聚焦于欠发达区域的研究成果更

多[15]。在空间分异方面,宏观视角的研究主要依据

统计年鉴数据获取指标信息[16],同时应用多种空间

探索性模型分析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分布特征,普遍

揭示了乡村振兴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南方或经济

发达区域多为高水平区[17];微观尺度的研究主要基

于调研数据探究实体村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及其分布

特征[18]。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大多基于农户调

研开展实证研究[19],也有学者聚焦于空间分异视角

展开分析[20],普遍认为乡村发展受多元因子共同影

响,是“人、地、业”综合构成的运行系统[21]。现有研

究在乡村振兴评价和驱动机制分析方面已取得一定

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乡村振兴测度上,现有

研究注重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数测度,但缺乏各子系统

的深入分析;同时,研究多聚焦于某一静态时刻的水

平测度,不有利于检验乡村建设工作成效;此外,指标

权重确定多采用层次分析法等经验性方法,缺少客观

性的考量。在驱动力研究方面,实地调研虽能获取更

详尽的影响指标数据,但较难实现大范围应用。在研

究对象方面,多以贫困山区为主,针对经济发达区域

研究相对较少。广东省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心与

政策先行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区域城乡差异较大,
探索其乡村振兴水平时空演变与驱动机制将更具示

范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广东省地级市为研究单元,
基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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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5个子系统综合构建乡村振兴水平测算体系,同
时应用冷热点分析模型探索2017—2021年期间广东

省乡村振兴系统的时空演变特征,最终运用地理探测

器明晰乡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影响因素交互作

用的演变规律,以期总结相关经验,为乡村振兴科学

评估与精准施策提供借鉴。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广东省(20°13'—25°31'N,109°39'—117°19'E)
下辖21个地级市可划分为珠三角地区(广州市、深圳

市、佛山市、东莞市、中山市、珠海市、江门市、惠州市、
肇庆市)、粤东地区(汕头市、汕尾市、揭阳市、潮州

市)、粤西地区(茂名市、阳江市、湛江市)和粤北地区

(韶关市、清远市、梅州市、河源市、云浮市)4个区域。
广东省地形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多分布于广东省中

北部,平原主要分布于珠三角平原及粤东潮汕平原。

2021年常住人口为1268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所占

比例为25.73%;GDP为12.43万亿元,其中第一产

业总产值比例为6.7%;行政村个数为1.98万。农村

生产模式上,珠三角地区以二三产业为主、粤东和粤

西地区以渔业和种植业为主、粤北地区以林业和畜牧

业为主。广东省区域乡村多元差异所在,揭示了乡村

非范式发展与乡村振兴精准施策的必要性。需要说

明的是由于2021年深圳市城市化建设已全面完成,
故本文以除深圳市外的2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1.2 数据来源

(1)地理空间数据。广东省地级行政边界数据

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http:∥www.ngcc.
cn/ngcc/);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服务系

统(http:∥www.gscloud.cn/),上述数据时间节点均

为2021年。2017与2021年的交通路网数据来自开

源数 据 库 OpenStreetMap(https:∥planet.open-
streetmap.org/)。

(2)统计数据。广东省2017与2021年的农村

统计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广
东统计年鉴》《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各县

区的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小部分数据通过查阅各级

统计局官网和社会发展公报整理、计算获取。

2 研究方法

2.1 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构建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产业兴旺、生活

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宜居”,20字方针内

涵相互响应,构成多元有机整体,其内容实际上对应

了乡村经济建设、民生建设、文明建设、政治建设与生

态建设五项内在要求,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乡村

治理维度的具体落实[22]。因此,本文依据“个体—整

体”的测算思路,以“20字方针”的5个内容为指标层,
构建具有5个子系统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图1)。

图1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frameworkofruralrevitalization
indicatorsystem

  ①产业兴旺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23]。
当前,中国乡村产业构成仍以农业为主,其农业建设

水平极大程度地表征了产业发展程度,因此引入劳动

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表征农业生产效益,引入机械化

率和有效灌溉率表征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业进步程

度。同时,产业网络优化是乡村经济建设的核心,
因此引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二三产业产值比与非农

劳动力比例来表征产业结构合理程度。②生活富裕

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包括集体共同富裕、居民收

入增加与生活质量提升[24]。集体富裕包括乡村平均

年收入与平均集体资产两个具体指标,居民富裕以恩

格尔系数与居民收入支出比来反映,再引入自来水与

电力保障两个系统覆盖率表征村民生活质量。③乡

村文明建设是乡村发展的必然要求[25]。乡风文明目

标的达成需要乡村文化建设与个人素质提升同时推

进,因此以文明村数量比例与科普社区建设率作为乡

村文化建设的测算单元,以高学历居民比例表征个人

素质程度。④政府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助推力[26],
政府治理目标包括惠民建设和乡村管理等多元方向,
因此以公益事业投资定量化惠民建设关注度,以乡村

集体产权建设率、经济强村建设率和社区服务机构

覆盖率表征治理成效。⑤生态宜居是生态自然可持续

与人居环境优化的综合抽象体,分为生态环境与人居

环境两个具象层面[27]。因此,引入环境相对指数、森
林覆盖率和化学物质污染量表征生态环境整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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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污水处理率、垃圾处理率和绿化率表征人居环境

优化成效。综上所述,得到依据5个一级指标、12个二

级指标和26个三级指标所构成的乡村振兴评价体系

(表1)。

表1 乡村振兴水平测算体系

Table1 Ruralrevitalizationlevelmeasurementsystem

一级指标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三级指标权重

2017年 2021年 综合
指标
方向

产业兴旺(A1) 0.2

农业效益(B1)
劳动生产率(X1) 农村第一产业总值/农村劳动力总数 0.100 0.090 0.095 +
土地生产率(X2) 农村第一产业总值/农作物播种面积 0.180 0.200 0.190 +

农业进步(B2)
农田有效灌溉率(X3) 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耕地总面积 0.150 0.120 0.135 +
生产机械化率(X4)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作物播种面积 0.270 0.280 0.275 +

城乡二元对比系数(X5) 城乡居民收入比 0.040 0.040 0.040 -
产业结构(B3) 二三产业产值比例(X6) 农村第一、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农村生产总值 0.190 0.140 0.165 +

非农劳动力数量比例(X7) 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数量/农村劳动力总数量 0.070 0.130 0.100 +

生活富裕(A2) 0.2

集体富裕(B4)
乡村平均年收入(X8) 市域中乡村年终总收入/乡村数量 0.260 0.260 0.260 +
平均集体资产(X9) 市域中乡村总资产值/乡村数量 0.280 0.290 0.285 +

居民富裕(B5)
恩格尔系数(X10) 乡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总消费支出 0.030 0.030 0.030 -
居民收入支出比(X11) 乡村居民年终总收入/年终总支出 0.070 0.040 0.055 +

生活质量(B6)
自来水系统覆盖率(X12) 集中供水覆盖的自然村数量/乡村总数量 0.050 0.060 0.055 +
电力保障系统覆盖率(X13) 电力设施覆盖的自然村数量/乡村总数量 0.310 0.320 0.315 +

乡风文明(A3) 0.2
乡村文明(B7)

文明村数量比例(X14) 被评为文明村的乡村数量/乡村总数量 0.360 0.370 0.365 +
乡村科普社区建设率(X15) 科普社区覆盖的乡村数量/乡村总数量 0.440 0.420 0.430 +

个人文明(B8) 高学历居民比例(X16) 高中以上学历人数/农村常住居民总数 0.200 0.210 0.205 +

治理有效(A4) 0.2

惠民建设(B9) 公益事业投资比例(X17) 公益事业投资/村委财政支出 0.770 0.490 0.630 +

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X18) 设置了社区服务机构的乡村数量/乡村总数量 0.070 0.090 0.080 +
治理成效(B10) 经济强村建设率(X19) 总收入>50万的乡村数量/乡村总数量 0.080 0.320 0.200 +

乡村集体产权建设率(X20) 完成集体产权建设的乡村数量/乡村总数量 0.080 0.100 0.090 +

生态宜居(A5) 0.2

空气质量指数(X21) 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的无量纲指数 0.230 0.190 0.210 -
生态环境(B11) 森林覆盖率(X22) 乡村森林面积/乡村土地总面积 0.230 0.240 0.235 +

化学物质污染量(X23) 化学用品使用量/农作物播种面积 0.210 0.230 0.220 -

乡村绿化率(X24) 乡村绿地面积/乡村土地总面积 0.130 0.140 0.135 +
宜居环境(B12) 生活污水有效处理率(X25) 乡村经处理的污水体量/污水总体量 0.080 0.080 0.080 +

生活垃圾有效处理率(X26) 乡村经处理的生活垃圾体量/垃圾总体量 0.120 0.120 0.120 +

2.2 乡村振兴水平测算

2.2.1 数据预处理 为完成原始数据无量纲化与指

标正向化,对X5,X10,X21和X23采用逆向处理,其余

指标采用极值处理法。为了避免求熵值时对数计算

的无意义,所有数据统一加上0.01[28]。

  xij'=
xmax-x-

ij

xmax-xmin
+0.01=

x+
ij-xmin

xmax-xmin
+0.01 (1)

式中:x-
ij,x+

ij 分别代表指标和正向指标中第i个单元

第j项指标的数值;xij'代表经处理后,第i个单元第j
项指标的数值;xmax,xmin分别代表第j项指标的最大

值与最小值。

2.2.2 指标赋权 熵值法是依据信息熵为标准完成

权重赋值的客观统计法,多数相关研究应用该方法对

所有指标进行集中赋权[29]。但由于不同维度子系统

的指标难以横向对比,集中赋权将影响结果科学性。

因此,本文以各乡村振兴子系统为单位,逐次在子系

统内部应用熵值法,分别得出各指标2017与2021年

的当年权重,而后经加权平均得出乡村振兴综合指标

权重,同时由于5个子系统相互平等,本文将均分子

系统权重为0.2(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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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Qj=
AuOj+AuKj

2
(4)

式中:AuOj,AuKj 分别为2017和2021年数据中第

u 个一级指标层第j 个指标的熵值法权重(u=1,2,

3,4,5);AuQj 为第u 个指标层第j个指标的综合权

重;m 为评价单元总数,m=20;n 为指标总数,当u
分别为1,2,3,4,5时n 分别为7,6,3,4,6。

2.2.3 乡村振兴水平测算 TOPSIS方法即为“优劣

解距离法”,是一种基于客观视角,运用距离作为评价

标准的综合评价法[30]。本文应用SPSS24.0软件,以

2017与2021年预处理数据为基础,依据三级指标综

合权重运行TOPSIS法计算乡村振兴各子系统得分,
同时依据一级指标权重加权计算得出各研究单元在

两个研究年份的乡村振兴水平。

Yu =
y11 … y1n

︙ ︙ ︙

ym1 … ymn

=
x11'AuQ1 … x1n'AuQn

︙ ︙ ︙

xm1'AuQ1 … xmnAuQn

(5)

  
Z+

uj= max
1≤i≤m

yij│i=1,2,3…m{ }

Z-
uj= min

1≤i≤m

yij│i=1,2,3…m{ }

(6)

  Cui=
∑
n

j=1
(yij-Z-

uj)2

∑
n

j=1
(yij-Z+

uj)2+ ∑
n

j=1
(yij-Z-

uj)2
(7)

Ci=∑
r

u=1
Cui·Tu (8)

式中:Yu 为第u 个子系统的评价矩阵;Z+
uj为第u 个

准则层内,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即最偏好的方案,称
为正理想解;Z-

uj为第u 个准则层中第j 个指标的最

小值,即最不偏好的方案,称为负理想解;Cui表示第i
个评价单元,第u 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取值范围为

[0,1],其值越大,表示该子系统得分越靠近最优水

平;Ci 表示第i个研究单元的乡村振兴水平;r是一

级指标总数,r=5;Tu 是第u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2.2.4 乡村振兴水平等级划分 本文以2017年为基

期年,因此依据2017年测算结果应用自然间断点分

类法得出乡村振兴整体水平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

等级区间,2021年的测算结果等级划分将沿用2017
年标准[31](表2)。

表2 乡村振兴水平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等级划分

Table2 Levelsofruralrevitalizationanddevelopmentlevelsofeachdimensioninhierarchy

乡村振兴与各
子系统发展水平

度量阈值区间

低发展水平 较低发展水平 较高发展水平 高发展水平

乡村振兴水平 <0.269 [0.269,0.337) [0.337,0.436) ≥0.436
产业兴旺 <0.203 [0.203,0.287) [0.287,0.460) ≥0.460
生活富裕 <0.160 [0.160,0.235) [0.235,0.441) ≥0.441
乡风文明 <0.160 [0.160,0.242) [0.242,0.340) ≥0.340
治理有效 <0.124 [0.124,0.259) [0.259,0.414) ≥0.414
生态宜居 <0.476 [0.476,0.526) [0.526,0.688) ≥0.688

2.3 乡村振兴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2.3.1 冷热点分析 冷热点分析可用于探索地理属

性局部空间聚类特征,判断其是否存在高值或低值聚

集[32]。本文利用冷热点分析模型明晰广东省局部视

角下乡村振兴水平的聚类特征。

2.3.2 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乡村发展基于乡村资源

本底,自然资源是其振兴基础,同时城乡系统作为二

元有机结合的整体,城市发展将必然产生外部性影

响。鉴于此,本文以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水平为因变

量,从区域视角出发,基于经济、社会和自然3个维

度,细化选取9个自变量,尝试明晰市级尺度乡村振

兴的内、外部性影响机理(表3)。地区经济发展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其经济基础、民生经济结构与

经济活力将分别决定乡村振兴资金来源的充足性、稳
定性与发展可能,因此选取人均生产总值和二、三产

业产值比例与居民贷款储蓄比分别表征区域经济基

础、产业优度与发展活力。
区域社会发展将对乡村振兴产生显著的外部性

影响,财政支撑越好,社会保障覆盖度越大;安全保障

度越高,文娱、医疗等基础设施越完善,则乡村建设越

有动力,居民生活质量越高,因此选取财政收入支出

比、生产事故率和文娱医疗投资作为社会维度的影响

表征。自然生态本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其中区

域年积温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变量,土壤资源与水

资源则分别是农业生产载体与消耗体,其资源质量严

重影响生产活动。

2.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

和揭示背后驱动因子的统计学方法,可用于剖析解释

因子与分析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其分析结果具有地

理属性的考量[33]。由于地理探测器要求 Xi 必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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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量,其数据离散化结果将直接影响结果准确性。
本文参考现有研究的普遍分类选择,采用自然间断点

分类法执行数据离散化过程[34]。此外为确定分级标

准,前期先按照3,5,7,9的分级标准做调试,结果显

示分类5级时结果最为显著。因此本文应用自然间

断点分类法,基于ArcGIS10.2平台将影响因素数据

重分类为五级。同时应用渔网工具建立研究格网,研
究单元大小为5km×5km,共计7245个采样点,剔
除异常值后导入地理探测器,分别进行分异及因子探

测和交互探测。

表3 乡村振兴水平影响因素体系

Table3 Systemoffactorsinfluencinglevelofruralrevitalization

区域变量维度 变量名称 变量编码 变量解释   变量预期方向

经济基础 X1 人均生产总值/(元/人) +
经济 产业优度 X2 二、三产业产值比例/% +

发展活力 X3 居民投资贷款/金融储蓄/% +

财政支撑 X4 公共财政收入支出比/% +
社会 安全保障 X5 每亿元生产事故率/% -

民生建设 X6 基建项目支出比例/% +

气候环境 X7 年积温/℃ +
自然 土壤质量 X8 平均土壤质量等级 +

 水资源条件 X9 平均水资源质量等级 +

3 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振兴水平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时序演变

2017—2021年期间,广东省乡村振兴与各子系

统发展水平均呈现一定的演变。整体来看,乡村振兴

水平平均值与最小值同时上升0.01,最大值的变化幅

度不大,仅提升了0.006。按子系统分析,生活富裕和

生态宜居两个子系统的所有数值均呈现上升态势;产
业兴旺的所有数值均呈现下降态势,但下降幅度较

小,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分别下降了0.011,0.009,

0.003;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分异性有

所减弱,尽管平均值与最小值均有所上升,但最大值

却有所下降(图2)。

图2 广东省2017—2021年乡村振兴系统时序演变

Fig.2 Time-seriesevolutionofruraldevelopmentsub-dimensionsin
GuangdongProvincefrom2017to2021

3.2 乡村振兴水平时空特征演变

3.2.1 空间分布特征演变 在乡村振兴水平方面,

2017年,广东省全域乡村振兴水平以低发展水平为

主,高值单元相对集中在珠江三角洲。2017—2021年

期间,全域研究单元的乡村振兴水平均有所上升,粤
东地区与珠三角部分地市均出现发展水平的等级跃

升,以低发展水平演变为较低发展水平为主要演变类

型。因此,尽管2021年全省乡村振兴水平仍以低发

展水平为主,但与2017年相比较,属于较高发展水平

与高发展水平的研究单元数量明显上升,且相对集中

于省中部冲积平原区域(图3)。在子系统发展方面,
广东省乡村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在研究年份中均呈现

明显的空间分异,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下,
研究时序内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产生剧烈演变,具体

表现在各单元发展水平的等级跃升与级别下降。

2017年,乡村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系统的高值单元

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较低与低发展水平单元主要

分布于粤北山区和粤西地区,上述空间格局与广东省

经济体量的分布特征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乡风文

明与生态宜居系统的高、低值单元分布均没有明显的

聚集中心,呈现出交错分布的空间特征。治理有效子

系统方面,汕头、揭阳和广州属于较高发展水平,东莞

市为高发展水平,体现了上述地级市在政府治理方面

有着突出成绩,其余大部分研究单元均为较低发展水

平。2017—2021年期间,研究单元各个子系统发展

水平均出现剧烈演变。在研究时序内,产业兴旺子系

统以各单元等级跃升为主,其中又以低发展水平转变

为较低发展水平为主要类型,而乡风文明的转变方向

473                   水土保持通报                     第43卷



多为等级下降。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系统方面,研究

单元的发展水平等级均普遍保持不变,生活富裕系统

仅有江门市由低发展水平转为较低发展水平,佛山市

由较低发展水平转为较高发展水平;生态宜居系统仅

有肇庆市由较高发展水平变为高发展水平,珠海市则

是由较高发展水平转为较低发展水平。治理有效子

系统的演变特征呈现出变化多样性,其中发展水平不

变是主要类型。尽管研究时段内乡村发展各子系统均

出现等级演变现象,但2021年相较于2017年,乡村各

子系统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并没有产生显著变

化,表明了乡村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背景下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地域差异(图4)。

图3 广东省2017—2021年乡村振兴整体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Fig.3 SpatialdistributionandevolutionofoveralldevelopmentlevelofruralrevitalizationinGuangdongProvincefrom2017to2021

图4 广东省2017—2021年乡村振兴子系统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及其演变

Fig.4 SpatialdistributionandevolutionofdevelopmentlevelofruralrevitalizationsubsysteminGuangdongProvincefrom2017to2021

3.2.2 乡村振兴水平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聚集特征

 2017年与2021年,以乡村振兴整体水平与各子系

统发展水平为地理属性的广东省各地级市分布普遍

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且研究时序内其聚集特征有明

显演变。乡村振兴水平方面,其冷热点特征维持相对

稳定,并未随研究时段变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而发

生剧烈演变,两个研究年内均呈现热点在珠三角中部

聚集的分布格局,且无冷点低值单元出现,表明广东

省全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但低值

单元无明显聚集倾向。在各子系统发展水平方面,

2017年与2021年之间的冷热点分布变化均较小,热
点普遍聚集于广东省中部和珠三角地区南部,但显著

程度和热点数量有所不同,同时各子系统的冷点分布

也存在差异,如生活富裕与治理有效两个系统并没出

现冷点区域,而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两个子系统的冷

点则主要位于粤东部分地市。其中乡风文明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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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显著的冷、热点特征,2021年才在佛山市形成低

值聚集(图5)。冷热点分析结果表现出珠三角地区

始终是乡村振兴总体水平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高

值聚集核心,揭示了未来广东省乡村振兴工作应聚焦

于省中部,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规划发展,并着力振

兴乡村。

图5 广东省2017年与2021年乡村振兴水平空间聚集及其演变

Fig.5 SpatialaggregationofruralrevitalizationlevelsanditsevolutionofGuangdongProvincein2017and2021

3.3 乡村振兴影响因素

3.3.1 乡村振兴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地理探测器分

异与因子探测结果,研究时序内所有因子均通过p<
0.01的显著性检验,证明所有因子对于广东省乡村振

兴水平均有显著影响(表4)。2017年,广东省乡村振

兴的主要影响因素按q 值排序为:财政支撑、产业优

度和经济基础。中国行政体系的自上而下性,决定了

政府财政援助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必要性与重

要程度。同时,区域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将直接影

响乡村发展的外部投资环境与内部劳动力决策,产业

结构与经济基础越好,则资本下乡与乡村劳动力回流

的可能性越大,从而间接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相较于

2017年,2021年的主要影响因素构成并未出现变化,
但其重要性排序有所改变,以q 值为依据排序为:产

业结构、经济基础与财政支撑。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

基础对于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程度明显增强,分别提

升了0.369与0.191,体现了时间变迁下,区域经济要

素更深刻地影响了乡村发展过程。同时财政支撑因

子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与上述结论相应吻合,乡村振

兴前期发展建设需依赖政府援助展开,但乡村基础设

施的完善提升了乡村资本属性,下乡企业逐利进一步

强化了乡村市场本质,于是政府财政因素的影响程度

相应减弱。整体上,内部性的自然要素对乡村振兴的

影响较弱,而外部性社会经济要素的解释程度更高,
其中以区域经济基础、产业优度和政府财政支撑为主

要影响因素,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持续推进与

乡村发展程度的不断向好,市场化的经济考量因子将

更深层次地影响乡村振兴。

表4 广东省2017年与2021年乡村振兴影响因子重要性结果

Table4 ImportanceresultsofimpactfactorsofruralrevitalizationofGuangdongProvincein2017and2021

变量编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2017年
q值 0.298 0.357 0.187 0.423 0.154 0.101 0.149 0.053 0.287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021年
q值 0.489 0.726 0.085 0.334 0.177 0.231 0.231 0.071 0.253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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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乡村振兴影响因素交互作用 2017年,乡村

振兴各影响因素交互后的解释能力均有明显增强,其
中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要素组合后的影响能力增加

幅度相对较小,而外部性的社会经济要素与乡村内部

性的自然资源要素交互后的影响值相对较强(图6)。

2017年乡村发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和乡绅返乡投资

拉动社会资本下乡经营,城乡之间自由的要素交换仅

是外部性资本与内部性集体之间单纯的贸易来往,此
时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与乡村自然资源禀赋分别决定

了贸易购买力与贸易供给力的大小,间接决定乡村发

展水平。2021年相较于2017年,各影响因素整体上

仍未出现交互减弱特征,但结合特征发生变化,主要

以经济维度要素内部交互作用的明显增强为显著变

化,同时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的交互增强幅度有

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图6)。交互作用的变化

主要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结果。广东省乡村振兴

以激活乡村内部资源,联通城乡要素流动为工作内

容[35]。此后,工商下乡流程与乡村营商市场逐渐完

善,农村生产资源进一步被盘活。该段时期,尽管资

本与集体的内外部交易仍然是主流经营模式,但乡村

市场化机制愈发成熟。

2017年与2021年广东省乡村振兴影响因素的

交互作用以非线性增强与双因子增强为主要类型,表
明乡村振兴是多因素综合驱动的结果,同时表明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应注重经济、社会和自然多维视角的

综合考量。研究时序内,经济发展维度要素的交互作

用有所提升,明晰了未来乡村振兴工作重点应聚焦于

区域经济发展,以城市经济带动乡村差异化振兴。

图6 2017年与2021年广东省乡村振兴影响因素交互演变特征

Fig.6 Interactive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influencingfactorsforruralrevitalizationinGuangdongProvincein2017and2021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本文基于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态宜居”5个子系统构建广东省乡村振

兴水平测算体系,同时运用冷热点分析探索乡村振兴

水平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依据地

理探测器明晰乡村振兴主要影响因素与各因子间的

交互作用演变。
(1)2017—2021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整体水平呈

现上升态势,但变化幅度较小。同时空间上始终以珠

三角地区为高值单元聚集区,研究时序内的单元类型

演变以等级跃升为主。各子系统方面,除产业兴旺子

系统以外,其他子系统发展水平均有所上升。研究时

序内各子系统的变化类型存在差异,产业兴旺子系统

以等级跃升为主要演变类型,生活富裕与生态宜居两

个子系统的空间单元等级无明显改变,乡风文明与治

理有效子系统的主要演变类型为等级下降。
(2)研究时序内研究单元属性的空间聚集格局

保持稳定,除乡风文明子系统无明显空间聚集,各单

元的乡村振兴水平与子系统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均

以热点聚集为主要类型,同时高值聚集区始终位于珠

江三角洲地区,揭示了未来广东省乡村振兴工作应聚

焦于省中部,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作规划发展,着力

振兴乡村。
(3)2017年与2021年期间,广东省乡村振兴主

要影响因素构成均为财政支撑、产业优度和经济基

础,其中产业优度与经济基础的影响能力随时间变化

呈现上升态势。各因子的交互类型在两个研究年均

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其中2017年的交互高

值出现在乡村内部性自然要素与外部性经济要素的

交互作用中,2021年的交互高值则更多出现在外部

性经济要素之间的结合解释中,但内外部要素的交互

解释能力依然较强。2017年与2021年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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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差异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体现与必然结

果。上述结果表明,市场化的经济考量因子将更深层

次地影响乡村振兴,同时表明乡村振兴驱动系统是多

元组合,区域经济发展将从多方面合力影响乡村

发展。

4.2 对策建议

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对广东省乡村振兴提出相关

发展建议。首先,广东省乡村发展存在明显空间分

异,需要以全局视角调整区域资源结构。各乡村应根

据自身资源禀赋,合理统筹资源利用及保护,促成集

体经济、农村生态、乡村社会环境共同繁荣,通过差异

化发展达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其次,未来乡村振兴

应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以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等形式

吸引社会资本成为乡村前置建设的牵头力量,有利于

乡村产业规模扩大与产业模式升级,并将大幅提升村

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应重视集体资产的积累,以
集体产权建设为抓手扩大集体贸易决策规模,并优化

集体资产使用、审批和监管等流程与系统,保证营商

环境的正规性、合理性、双赢性,促进乡村发展。

4.3 讨 论

本文与芦风英[17]、王蓉等[34]的研究模式相对一

致,先应用分维度的测算体系度量乡村振兴水平,随
后分别探索乡村振兴水平与乡村子系统发展水平时

空特征与影响机理,为乡村振兴效益测算与乡村差异

化发展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与理论基础。相较

于普遍运用熵权法对指标集体赋权的决策[28-30],本研

究选择分离各子系统单位,各系统内采用两个研究年

的熵值法结果加权平均得出指标权重。尽管仍无法

避免信息熵差异引致部分指标间权重差异较大的现

象,但已有效解决异系统指标对比性低与分时段指标

信息熵不同的问题。同时,本研究部分结论与 Wu
Zhaojun等[14]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表明研究结论具

备较强的可靠性。但本文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缺乏

微观尺度的乡村发展考量;同时,受限于数据获取,当
前的评价体系指标设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后
续的研究应结合宏观与微观视角,从两者的协调性与

差异性展开乡村振兴相关分析,同时还应优化评价体

系,细化各子系统逐级指标,从而针对乡村振兴做出

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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